
5

2025年9月5日 星期五 主编：周璐 美编：职文胜 版式：洪菊华 责校：江洋

一位年轻同事告诉我，读《抗日战场上，那未曾谋面的相遇》她落
泪了。此前，她看过电影《八佰》，影片展现的就是1937年淞沪会战中

“八百壮士”坚守上海四行仓库，以血肉之躯直面强敌的英勇壮举。
“电影用艺术手法重现历史，历史于我遥不可及，电影里的演员却是
我熟悉的，时刻提醒着我正身处电影院。可我读到这篇文章，一个个
被列出的英雄姓名真实具体地呈现在眼前，我眼睁睁看着21岁的敢
死队队员陈树生捆着手榴弹从五楼跳下与敌同归于尽……”

她的话，何尝不是我的心声？我们，甚至我们的父辈，都幸运
地成长在祖国日益强盛的和平年代，未曾亲身经历战争的残酷无
情，难以真切体会先烈们为何能前赴后继、义无反顾。那些本应
有着美好未来的热血青年，毅然决然地奔赴战场，只为了守护身

后的土地与人民。他们的名字或许已被岁月尘封，但精神永垂
不朽。

九三大阅兵那天，《义勇军进行曲》激昂奏响，五星红旗冉冉
升起，80发礼炮震彻云霄。镜头缓缓扫过天安门广场，扫过那些
百岁抗战老兵，他们虽已白发苍苍，但举臂向国旗行着庄严军
礼。镜头扫过接受检阅的年轻士兵，他们步伐整齐划一，口号响
亮有力，英姿飒爽，传承着先烈们的精神，肩负起守护祖国的重
任……我再次泪目，这泪水，饱含着对先烈们用热血铺就的和平
的感激，也满溢着对繁荣昌盛、国泰民安的祖国的热爱！

天安门广场上，和平鸽展翅高飞，带着我们的敬意与感恩，
向那些为国捐躯的先烈们致以最崇高的礼赞。 （周璐）

当和平鸽展翅高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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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发生在中国抗日战争期间真实的故事。
1931年，日本军国主义悍然发动九一八事变，占领

中国东北；1937年又蓄意制造七七事变，发动了全面侵
华战争。日本军国主义企图变中国为其独占的殖民地，
进而吞并亚洲、称霸世界的野心昭然若揭。

七七事变发生后，驻上海的日本海军加紧备战并蓄
意制造事端。1937年8月9日，两名日本军人擅自驾车持
枪强闯虹桥机场警戒线，在逃窜中被先后击毙，成为战争
的导火索。8月11日下午举行的谈判中，日方代表蛮横地
提出中方撤退上海保安部队、撤除所有防御工事等无理
要求，遭中方严词拒绝。日本驻上海第三舰队司令官长
谷川清立即命令早已待命的日舰开进黄浦江、长江各口
岸，并布置全舰队紧急开赴上海待战，同时命令在日本佐
世保待命的海军第一特别陆战队等火速开赴上海。

中国政府及军队态度坚定、毫不示弱。张治中部得
到命令于8月11日当晚9时开进上海，作好战斗准备，第
87师、第88师、第22旅迅速从常熟、无锡、苏州等地，推
进至上海市区附近，箭在弦上，一触即发。

母有难，子来救。国遭劫，兵何寝！8月12日上午，
张治中部先头部队迅速进入上海市区，抢占有利地形。
8月13日，日军突然发起了对上海的大规模战争，八一三
淞沪会战爆发。8月14日，中国政府发表《国民政府自卫
抗战声明书》，军委会命令京沪警备部队改编为第九集
团军，张治中任总司令，辖三个师一个旅及上海警察总
队、江苏保安团等部，担负反击虹口及杨树浦地区日军
的任务；驻苏、浙部队改编为第八集团军，张发奎任总司
令，守备杭州湾北岸，担负阻击浦东地区日军的任务。8
月23日起，日军的大批增援部队从各个方向抵达，双方
在罗店、宝山等地展开激战。9月10日，日军兵力增至
10万以上，中国军队也持续增援。日军攻占吴淞口及沿
江防线后，于9月30日发起总攻，双方以大场为中心展
开激烈的争夺战。10月25日，中国军队在大场失守，主
力部队受到威胁，准备撤到苏州河南岸。中国军队最高
统帅部决定，命令第88师524团坚守四行仓库，掩护主
力部队转移。

日本方面，裕仁天皇命令松井石根大将为上海派遣
军司令官，指挥第3师团、第11师团等军直属部队进攻上
海。而此时的蒋介石还在幻想九国公约签字国对日本进
行干涉，但西方国家对中国的要求置若罔闻，中国军队因
此延误了撤退时机，下令撤退时又出现了指挥混乱，导致
三四十万中国将士拥堵在几条狭窄的公路上，被日军空
军狂轰滥炸，损失惨重。大撤退变成了大溃逃，为南京保
卫战的失利、日军制造南京大屠杀惨案埋下了隐患。

1937年11月12日，上海最终沦陷。中国方面投入
最精锐部队浴血奋战三个月，以巨大牺牲和惨痛代价彰
显了抵抗侵略的坚强决心，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同情与尊
敬，也粉碎了日军“三月亡华”的计划。淞沪会战惊心动
魄的三个月，中国军民凝成了一个共识，那就是“纵使战
到一兵一枪，亦绝不终止抗战”。

二

最具标志性的事件，就是前文提到的，国民革命军
第9集团军第72军88师524团第一营的“八百壮士”，坚
守上海四行仓库的英勇壮举。

对，就是电影《八佰》所表现的那个英雄群体和那一
场惨烈的战斗。

编制号称为“一营”，实际上是指挥官高配为副团长
谢晋元，营长为杨瑞符；队伍号称八百人，其实只有400
人左右，亦有 420 人、455 人、380 人、412 人之说。谢晋
元，广东蕉岭县人，1905年生，1922年考入广州国立高等
师范，1925年底转入黄埔军校第四期，1926年10月毕业
后参加北伐战争。1935年任第88师补充团中校营长，奉
命驻守四行仓库时已是副团长。

我想说的是，这支承担坚守任务的队伍，大部分人
是我的同乡，他们来自今天的湖北咸宁及周边地区。

当时的咸宁一带隶属于湖北省第一行政督察区，辖
区11个县，范围覆盖过去的咸宁行署各县，区专署设在
蒲圻县，即今天的赤壁市，我的家乡。这些官兵原属通
城保安大队，许多人来自过去的咸宁、嘉鱼、蒲圻、通城、
崇阳、通山等各县，以及今天的湖北随州、监利等地，还
有一些人来自外省，士兵中通城人最多。淞沪会战之
前，这支保安大队被调到蒲圻训练，后转武汉集训，编入
湖北省保安五团。集训数天后，他们奉命开赴上海，被
补充到88师524团第一营。能找到姓名、亲属，属于今
天赤壁籍的士兵中，有中伙铺的田际钿、邓才福、吴炳
元、刘炳秋，杨家岭的任胜祖、谢邦银，黄龙八蛇畈的任
贤清、吕国斌，羊楼洞的余长寿，车站的江尚阶、罗通海，
琅桥的何寿山、罗通国，随阳的陈文山、雷炳林，斗门桥
的李昌生，神山的邓贤青，宋家河的温泰山，蒲圻城关的
刘秀亭，团山的张其发，新店的周大发，等等。他们有共
同的特点，都是新兵，刚学会打枪，没有上过战场。

四行仓库，位于上海苏州河北岸，是民国时期上海
的金城、大陆、盐业、中南等四家银行储蓄会的堆栈。建
于 1931 年，是一座宽 64 米、深 54 米、高 25 米的六层楼
房，钢筋水泥结构。仓库的东南两面，毗邻公共租界，租
界里居住着受到保护的英美俄等国侨民及部分中国人，
以及外国驻沪机构。

谢晋元接到命令后，立即致函师长孙元良：“在未完
成任务前，决不轻率怠忽；待任务完成后，决作壮烈牺牲
以报国家”，表达了与日寇拼死一战的决心。面对日军
强大的攻势，在上海保卫战十分被动、中国军队主力部
队不得不撤出上海的情形下，中国军民士气已降至低
谷。四行仓库保卫战被视作一场“丢卒保车”、注定要失
败的绝命之战。

1937年10月26日深夜，谢晋元率官兵悄悄进驻四
行仓库，这里曾是第88师的师部。他命令一营各连清点
人数造好名册上报，以备牺牲后按名单抚恤家属。谢晋
元知道，他们的对手，是日本陆军大将、日军上海派遣军
司令，后来制造了南京大屠杀惨案的松井石根，以及他
亲自指挥的日本王牌军第三师团，凶多吉少，活的希望
渺茫。但凶残的敌人，吓不倒有血性的中国人和保家卫
国的中国军人，拖住敌人就是胜利。

10月27日午后，四行仓库保卫战打响。日军以多出
中国兵力十倍的架势向中国阵地发起进攻，一营许多小
战士是第一次见到真正的日军，第一次开枪射击敌人，
但他们顽强坚守、浴血奋战，打退了敌人的一次次进

攻。10月28日清晨，十几个日军士兵偷潜至四行仓库墙
下，企图埋炸药炸开铁门和墙壁，狡猾的日军用两块大
铁板做掩体，火力不能直接到达。紧急关头，中国守军、
21岁的敢死队队员陈树生身捆数枚手榴弹，从五楼纵身
跳下，拉开导火索后立即钻进掩体，与敌人同归于尽。当
年只有14岁的上海作家沈寂，家住新闸路口，隔苏州河对
岸就是四行仓库，目睹了这悲壮的一幕：“用望远镜观望，
亲眼目睹，一位战士全身挂满手榴弹，从空中跳下，炸死
日军。这些惨烈的战斗场景，我终生难忘，应永载抗战史
册。”山河破碎，家国遭难，血性男儿只能以命相拼。

三

有血性的，不只是中国男儿。由于进驻时匆忙，部
队没有携带当时的国旗和军旗，为鼓舞士气，谢晋元希
望得到一面国旗。消息传到苏州河对岸，上海商会的爱
国企业家迅速赶制了一面大大的国旗，由勇敢的小姑娘
杨惠敏送到四行仓库。10月29日凌晨，这面旗帜在被打
得千疮百孔的四行仓库的屋顶升起，显示出中国守军要
与日本侵略者死战到底的决心，目睹这一幕的许多中国
人，流下了悲壮的眼泪。杨惠敏是江苏镇江人，曾于中
央技艺专科学校暨中山大学体育系求学，1937年加入上
海童子军战地服务团。她冒死献旗的壮举，登上了上海
各大小报纸的头条位置，轰动了当年的上海滩和国内
外，极大地鼓舞了中国抗战的民心士气。

面对日军飞机、坦克、大炮更猛烈的轰炸，“八百壮
士”坚贞不屈，誓与阵地共存亡，为主力部队转移赢得了
时间。10月31日，由于寡不敌众、孤立无援，且掩护任务
基本完成，“八百壮士”奉命冲出重围，退入英国租界
内。至此，他们已坚守了阵地四个昼夜，击退日军数十
次进攻，消灭日军200多人，整个战斗中无一人退却、逃
跑。日军司令松井石根原以为四行仓库的中国军队至
少有一个旅、二三千人的兵力，当获悉重创他的第三师
团的中国守军仅有400人时，面露尴尬。

“八百壮士”的英勇表现，令日军看到了中国军队的
勇敢顽强，让世界看到中国人民的抗战决心，也为国际社
会“九国公约会议”的“同情”并调停干预侵略者的行径，
争取了时间和主动。这也是蒋介石留在上海棋盘上的一
粒棋子，但这粒“棋子”宁碎不移，坚持到了最后一刻。

撤退出来的壮士很快落入了西方列强之手，被解除
武装的中国军人被限制在西方国家秘密设置的“孤军
营”，达四年之久。随着形势的变化，日伪日趋猖獗，汪
伪政权看中了谢晋元及所部的抗战精神在中国军队中
的影响力，汪精卫多次下令劝降谢晋元，汪伪政权二号
人物陈公博亲赴孤军营劝降，以“陆军总司令”一职相诱
惑，结果受到谢晋元“你们是狗汉奸”的怒骂，委任状当
场被谢晋元撕了个粉碎。不幸的是，1941年4月24日清

晨，谢晋元被汪伪汉奸收买的四个叛徒刺杀，不幸牺牲，
时年37岁。一代英雄没有倒在侵略者的枪口下，却死在
了汉奸的刀下。谢晋元遇害的消息传出后，举国震惊，
上海10万民众前往瞻仰遗容，表达崇敬之心。谢晋元被
通令嘉奖，并被追晋为陆军少将。毛泽东赞誉“八百壮
士”为民族典型。

“八百壮士”的幸存者后来陆续落入日军之手。
慑于壮士们在中国人民心目中的地位和他们在国际上
的巨大影响力，日军一直不敢轻易下毒手，但将他们陆
续分散押解到诸暨、杭州、南京做苦工，一些人被塞在
船上送往新几内亚、澳大利亚等地做劳工，不少人被日
军虐待致死。其中也有一部分人成功地逃出魔掌，有
的加入了新四军抗日游击队，有的到了重庆安全区，有
的参加了中国远征军赴滇缅作战，有的解甲归田回到
家乡。也有一些人留在上海，在谢晋元团长遗孀凌维
诚的帮助下，在大达码头从事搬运工作，自食其力。

有一位“八百壮士”中的幸存者，是我的家乡赤壁中
伙铺烟墩村的人。

他叫田有收（1918年—1998年），又名田际钿。对，
就是电影《八佰》中那位大声自报姓名“田际钿”的士兵，
当时是524团一营一连三排中士。1942年秋，田际钿等
36名战友被日军押解到澳大利亚的一个荒岛上服苦役，
过了两年生不如死的生活，终于有了逃出的机会。1946
年12月，田际钿辗转上海回到家乡赤壁，从此在家务农，
他当年的英雄事迹陆续被人们知道。一位乡贤告诉我，
田际钿是他的表叔，小时候听他唱过谢晋元团团歌，他
一直用红布包裹着 524 团的团徽，常放在胸前的口袋
里。1998年10月，田际钿老人在家乡去世，享年80岁。

之后的2010年12月，“八百壮士”的最后一位幸存
者，祖籍湖北随州、当年 524 团一营一连一排排长杨养
正，在重庆去世，享年96岁。

青山有情埋忠骨，八百壮士方犹在。
新中国没有忘记他们，中国人民没有忘记他们。
2014年9月1日，经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政部公布《第一批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
名录》，谢晋元等“八百壮士”和所在（1937）国民革命军
陆军第9集团军88师524团，被追认为英雄群体。

四

这里，我还要讲述另外一个故事。
在四行仓库抗击日军最紧张的时刻，524团一营的

咸宁籍战士们完全想不到，当他们屏住呼吸瞄准射击侵
略者的同时，不远处有一位戴眼镜的文弱书生，紧盯着
他们。他怀里抱着的不是枪，而是照相机。他的名字，
叫舒宗侨，战地记者，蒲圻人，即今天的赤壁人。

他们未曾谋面，却在抗日的战场上相遇。同为家乡
人，同为中国人，他们的心聚在一起，热血流在了一起。

舒宗侨，今赤壁杨家岭人。1932年考入上海复旦大
学新闻系，是中国最早的新闻科班出身的记者之一。
1935年到1937年10月，他担任上海《立报》记者；1937年
10月到1939年9月，他受聘担任苏联共产党新闻机构塔
斯社的记者，积极向国际社会报道中国抗战的消息，采
访过毛泽东、周恩来、朱德、李宗仁、张自忠、冯玉祥等重
要人物，与邵力子、戈宝权、范长江、斯诺、爱泼斯坦、史
沫特莱等文化名流有工作交往。新中国成立后他在复
旦大学任教，直至2007年3月，这位“中国新闻教育界最
年长的教授”在上海逝世，享年94岁。

抗战期间，舒宗侨以文字和摄影为武器，投身民族
解放斗争，他写作和拍摄了大量作品，主办进步报刊，冒
着被逮捕、暗杀的危险，在上海国统区公开报道中国共
产党领导抗日的主张和功绩。首战平型关、夜袭阳明堡
日空军基地、太行山击毙“名将之花”、挺进江南、开展百
团大战等重大历史事件的图片资料，通过舒宗侨和同仁
之手，扩大了在全国和全世界的影响。

淞沪会战期间，舒宗侨正在上海，担任《立报》记者
和塔斯社记者，时刻关注着战况。著名报人曹聚仁此时
也在报道四行仓库的情况，还冒险住进了四行仓库二
楼。他们亲临现场对上海四行仓库保卫战的报道传遍
了世界。后来舒宗侨与曹聚仁共同编著出版的《第二次
世界大战画史》《中国抗战画史》《二次大战照片精华》

《学生解放运动画史》等，为中国抗战史、人类战争史、世
界反法西斯运动史留下宝贵资料，其中不少作品成为传
世经典。1948年8月中旬，国民政府在上海审讯日本战
犯冈村宁次时，审判长面前就放着他们编辑出版的《第
二次世界大战画史》《中国抗战画史》两本刊物，其中许
多照片成为日军侵略中国的铁证。

舒宗侨是历史的见证者。
前文说到，当年谢晋元副团长希望得到一面国旗，

后来悬挂在了四行仓库的顶上。这是历史的真实，极大
地振奋了国威军威。这面国旗是小姑娘杨惠敏冒着生
命危险送到四行仓库，当面交给谢团长和杨营长的。但
回忆送旗的过程，出现了多个版本。上海中医陈存仁在

《抗战时代生活史》回忆道：“突然一名女童子军杨惠敏，
很勇敢地用油布包了一面大国旗，在枪林弹雨之下，跳
入苏州河，泅水到达对岸。把她带的一面国旗送入国军
手中。”而一位英国工程技术人员回忆：“当时连接苏州
河南北两岸有一根直径达75厘米的管道，是他亲自带着
杨惠敏通过管道爬行到对岸的。”这段回忆被英国记者
海默写成消息稿，配上了杨惠敏的照片，刊登在当时的

《时代》周刊上。
而根据曹聚仁、舒宗侨合著的《中国抗日画史》中记

载，“女童军杨惠敏送国旗不是游苏州河过去，而是经由
隔壁大楼凿开的墙洞过去的”。杨惠敏事后在武汉发表
的《自述》中回忆说：“当我负着神圣的使命走到垃圾桥
附近时，被一英军阻止了。经我多番辩论后，我终于在
这英兵的许可之下爬过了铁丝网，随后又匍匐在地，爬
过了许多沙包堆，约两小时之久，我终于爬到了四行仓
库，将国旗献给了谢团副和杨营长。”这两种说法有较高
的可信度，而且能前后衔接。

历史的潮水铺天盖地，人们只会记住浪头的趋势、
潮头的精彩，瞬息万变的浪涌细节和漩涡的形状，可以
留给大海去回忆。

记者也是战士，是历史的见证者，是精神、意志、力
量的记录者。据赤壁市文史工作者回忆，1987年，舒宗
侨教授把自己珍藏了50年的照片胶卷，寄赠给了家乡赤
壁留存。

“八百壮士”和舒宗侨的故事，让我为家乡而自豪。
他们，都是书写历史的英雄。

2021年初冬，我决定去一趟久违的汉正街。或因那篇写了3万
多字的故事一直停滞不前，想寻找一下灵感和素材。

曾几何时，我与大多数人一样，对汉正街的印象一直停留在二十
世纪八九十年代，这里曾号称天下第一街，是全国首个小商品批发市
场，一个又一个的商业传奇不断上演，名噪一时的电视连续剧《汉正
街》就是反映这一时期商人们的故事。而我也在其高光时刻的20世
纪90年代初，实打实地在此居住过几年，当时的家就在花翎巷里，从
朝南的阳台越过层层叠叠的屋瓦，就能看到悠悠的汉水。我深深感
受过汉正街的嘈杂和喧闹，狭长的石板路上，每天挤满了南来北往的
打货人，他们在堆满五花八门小商品的店铺里与老板讨价还价，然后
用蛇皮袋或大塑料袋子装好货物，或肩挑背扛，或用板车、三轮车推
着，在摩肩接踵的石板路上缓慢前行，时常因来往的车辆阻碍，被挤
得动不了……这样的情景，我曾在长篇小说《汉口之春》与中篇小说

《小巷里的女人》中有所描述，那种热腾腾的人间烟火，醇厚而深长，
一直留在记忆中，挥之不去。

然而，当我再次走进汉正街时，已是另一番面貌，曾经热闹拥挤
的狭长老街已不见了踪影，道路都扩展了，高楼大厦取代了高低错落
的老房子，充满了时尚气息，商铺也都搬进了楼内，成为商城。我独
自走在高楼林立的大街上，恍若隔世。一直到大夹街深处的药帮巷，
才找到一些旧时的痕迹，那条硕果仅存的青石板路，蜿蜒百米长，两
旁依旧是老房子，市二色织布厂的四层白楼所幸还在，我在那门前站
了好一会，回想曾外祖父、外祖父曾从这里进进出出，不免思绪万千。

不知不觉间，脚下的青石板路在延伸，狭长的正街望不到头，店
铺招牌密密匝匝，烟气袅袅，人声喧阗，我穿行在人流中，又进入了当
初的情景，也似乎坠入了前世。

突如其来的创作灵感也在那一瞬电石火花般闪现。然而，祖辈
在此耕耘的情景于我还是陌生的，这不禁激起我探寻的欲望，但查找
的资料和一些文学作品多是20世纪80年代后的汉正街，此前的内容
寥寥无几，唯有清代竹枝词记录一些曾经的景象。但药帮巷让我的
思绪得以拓展，我想跳出80年代的模板，向更悠远的岁月回望。

这自然是了解历史后的拓宽。都知道武汉分三镇，从隋代这
里就形成汉阳、武昌“双城夹江”的格局。自明成化年间汉水改道，
将汉阳一分为二，劈出一个水汪汪的汉口，随后各处商民渐渐在水
口两岸建房造屋，商船来此停泊，从满滩芦花、鱼跃鸢飞的泽国迅
速发展崛起。从明嘉靖到清嘉庆二百余年间，汉口从一个荒洲跃
升为全国四大名镇之首,为“人烟数十里，贾户数千家”的“楚中第一
繁盛处”。汉口因河而兴，因商而活，“十里帆樯依市立，万家灯火
彻宵明”，写的就是当时汉口口岸（汉正街一带）的繁荣景象。汉正
街是汉口之正街，也是设立许多地方官署的官街，汉正街是汉口商
脉，是汉口的城市之根。尤其是汉口开埠之后，武汉联系了广阔的
外部世界，随着西风东渐，洋务运动在武汉应运而生，自此，武汉城
市才真正步入近代，才有了城市性质和社会的转型，使汉口由封闭
型的封建商镇，演变为开放型的具有一定近代文明的大都会。但
历次的战争，汉正街与汉口城市一样，屡遭重创，也总能浴火重
生。到了 20 世纪 20 年代，汉口依托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以长江
航运和京汉铁路两擎并驱，经济快速发展，成为仅次于上海的国际
大都市。

于是，我又开始续写那部停滞不前的小说，将女主人公暹春出
生的丁卯年（兔年）作为小说的起始，也正是不同寻常的1927年，北
伐军在武汉建立了国民政府。武汉国民政府虽只有短暂的几个
月，但对武汉影响深远。也是这一年，三镇才正式有了武汉市的命
名。

我时常去汉正街的街巷里穿行，也去汉阳洗马长街附近寻访，捕
捉那些旧时的味道，如果遇上一两位老街坊，如见故人，会慢慢地倾
听对方讲述曾经的往事，日光悄然无声在斑驳墙面上移动，将所有沧
桑变成金色质地的风物，那些往事也成为小说里的情景。我的脚印
也变为主人公暹春的足迹，在蜿蜒曲折的石板路上延展着，如同她颠
沛流离的命运，从汉正街到洗马长街，她眼里的情景渐渐变成了长长
的画卷，逶迤如一条无尽的长河。

有时我想，武汉究竟是座怎样的城市，能驱使自己一次一次地抒
写，说不完，道不尽。每一次写作，都是一次触摸历史的过程，逐渐发
现这座城市的厚重和底蕴，武汉从1986年就被国务院命名为历史文
化名城，真不是浪得虚名。如果一座城市让人一目了然，让今天的人
感受不到更多的历史传承，无疑是可悲的。武汉确是一座一言难尽
的城市，她的人文历史，她的得天独厚，她由大江大河滋养的风情和
性格，由此呈现出今天不一样的魅力和特征。

甲辰年的阳春三月，我已完成了长篇小说《暹春纪》，特地去汉
阳龟山浏览，因汉阳的洗马长街也是小说的重要背景，我在小说里
对清初名士毛会建先生也有所描述，就想去寻其遗迹。毛会建先
生在学林被誉为“书法逼晋魏，六书篆皆精绝”的金石书法家，其书
法苍劲，类颜鲁公。毛会建也是位探险家。嗜奇癖古，游迹几周天
下。他曾到衡山岣嵝峰历经千辛万苦寻得世间珍品大禹碑，并勾
填后摹刻在龟山。毛先生晚年居住汉阳晴川，曾在龟山周边遍植
树木，相传汉阳禹碑亭东面一棵巨大的古椿树就是他栽种的。我
在《暹春纪》中，也收入了毛先生的《晴川朴树》诗。他在《晴川补
树》诗自跋中曾写道：

自崔左司（崔颢）《黄鹤楼》诗而晴川以树闻，历千百年以至今，何
濯濯也。予乞诸万木园，得榆、柳、柏数种补之，清川绿树，一时掩映，
倘亦好事者之所为欤？

崔颢的一首《黄鹤楼》让晴川树名满天下，然千百年后，龟山已濯
濯然也，所以毛先生补种树木，力求千百年后绿树成荫，枝干交错，再
现“晴川历历汉阳树”的风貌。

如今的龟山已是层林叠翠，我在花红绿柳中漫步，想毛先生安眠
在这片茂密丛林中，也会含笑九泉了。然而我却没找到毛先生的墓
碑，唯有曾立于蛇山抱膝亭前的黄兴铜像转移于此。漫步下山来到
对面的晴川阁里，凭栏眺望，蓝天白云下，一条大江闪着金光汩汩流
淌，静静穿过雄伟的武汉长江大桥，不觉庆幸将建设长江大桥的情景
做了《暹春纪》的小说情节。

晴川阁大殿里，中央挂匾的“山高水长”四个遒劲大字，正是毛会
建先生所书，两旁是清末湖广总督张之洞为晴川阁所撰楹联“洪水龙
蛇循轨道，青春鹦鹉起楼台”，由时任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西泠印
社社长沙孟海先生书写。

流连之间，发现晴川阁外也树有一块“山高水长”的石碑，与大殿
内的四字相同，皆从西安碑林的原碑拓印而来。走近一看，上款题
写：康熙甲辰行醉日。我盯着甲辰二字，一时惊住，怎就这么巧，竟也
是甲辰。蓦然发觉，把毛会建写进小说里，也像有只手在指引着我。
一些人物的出现，也并非我刻意而为，至小说完成之后，才知道是带
着使命而来。

乙巳年的阳春三月，我重游西安碑林，特地去寻找毛会建所书
“山高水长”的原碑，抚摸着那碑上精雕细刻的字迹，禁不住泪眼婆
娑。耳边似有人在吟诵着：“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
长……”

是晴川绿阴下借酒挥毫的毛会建，还是受先生之风浸润的暹春，
抑或是不断进取的每一位武汉人，皆聚成那座英雄辈出的城市，岁月
更替，风华依然。

出击（版画） 吉林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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